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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州尘世夜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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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梨树坪的相识，是在立春之后，尽管春天的气息
就那么一丝儿，春天的足迹若天空的淡云，缥缈无定，
但我觉得春天已然来临，勃勃生机就如蛰伏在土壤里的
种子，随时可抵破地皮，向蓝天延伸。

从小对梨树亲切，从小对梨花好感。古人如此，我
亦如斯。那梨花带雨的娇美，直教人嗅之抚之。“偷来
梨蕊三分白，借得梅花一缕魂”，本来是写白海棠，曹
公以梨蕊与梅花陪衬之，也足见他对梨花的喜爱。即便
冰天雪地里，寒风刮骨，千里冰封，飞鸟绝迹，却在浪
漫诗人岑参的笔下带出了盎然的暖意：忽如一夜春风
来，千树万树梨花开。

是的，梨花美，梨花着之于树，自然喜欢上梨树。
而今有一地儿谓之“梨树坪”，怎不向往之？从南外出
发，经二号干道，过火烽山隧道，再向左转，行至二三
公里，便到了梨树坪湿地公园，一路空阔，无驾车之
苦，无拥堵之烦。

梨树坪水草丰茂，缘于一湖，那湖弯曲有致，犹如
仰躺于自然的小妮，随性惬意，俊美中有粗朴，娴静时
有生气，温柔不缺乏野性，含蓄不缺乏坦率。湖的一侧
是梯田，田埂上泛黄的簇簇茅草最是茂盛，展示出这块
湿地旺盛的生命力，也是田园最为倔强的标签，许是向
山那边的城市昭示：这儿崇尚绿水青山，不喜好灯红酒
绿。梯田的对面是山峦，山上的柏树很年轻，神采奕
奕，精神焕发，犹如钟情于湖的小伙儿，热切关注又默
默守候，四季环拥，不离不弃，只想为湖面增些妖娆，
添些意境。山之下，环湖路上，有几家农户，看房檩屋
椽，很有几分破旧，想是已无人居住。为何人去屋空？
是屋的主人不耐此处烟火，还是无奈让此处成为梦的衍
生，另择栖居？我想，都是有可能的。毕竟这些地儿在
前些年鲜有人迹，何年搭上城市的肩，梦里都不曾有
过，又孰料城市的触角延伸得太长太快，快得城市周围
的地皮浑身发燥，情绪有些失控，任凭你与对面的岩石
经年对视，与山上的青松长年招摇，与迤逦的小路一世
牵手，说不定哪天那像大甲虫般强悍的铲车伸出擎天巨
臂将那份尘世约定捏得粉碎。

城市化进程太块，在城市人忙碌得有些混沌的瞳孔
里，不难捕捉到他们内心的焦渴：城市不仅需要霓虹
灯、酒吧、咖啡，不仅需要摩天大楼、商场和影院，在
忙完了一天的工作之后，他们更向往能看看山峦的落
日，夜晚的星星，草丛里的虫鸣，能走在一块寂静之地
聆听一下自己心跳的声音。梨树坪湿地正好，她像一个
千呼万唤始出来的精灵，在适宜的时间里及时出现了！
这湖三面斜坡，像一把躺椅承托着修长的小湖，另一面
自由延展，像小妮的自然脾性。这斜坡不陡不逼，留有
空阔的斜面任湖光潋滟，或是早料到这位养在深闺的小
妮迟早要被人发现，自然之母早早为小妮留下足够的空
间吧，任她释放，任她承欢。

漫步环湖路，心情犹如湖上的波光，活泼发亮，弯
曲的环湖路足显小湖的旖旎情愫。仰可看天上的流云，
可见飞鸟在天空撒欢，侧可观湖畔的青山，亦可看点缀
在田塍上的零星人户，此处的人户成了风景，如此开阔
的自然中竟携裹几分烟火，想想都令人温暖。想夜晚寂
静，或是满月，屋舍的灯光或是皎洁的月光涂抹田峦，
田峦及两旁的柳树、梨树倒映在水里，该是多么谧静和
谐的一幅画！

路旁的柳树，时值早春，不见枝头抽绿，细细的柳
枝如发丝飘拂，其实只要凑近些，细细端详，你会发现
柳枝绝非枯枝，薄薄的树皮已掩藏不住生命的迹象，再
一细嗅，似乎听到了生命在呓语；那时时可见的成行成
片的梨树，枝干光秃秃的，似乎还做着冬天的梦，同
样，那零星的苞蕾让你明白，只待天气再暖和些，只待
一两场春雨，苞蕾就会似婴儿多动的手足，抵破冬日那
已不蔽体的棉絮，再过些时日，那梨花，大朵小朵，蜜
蜂嗡嗡，此时笑语喧哗，人面梨花，说不定马上会酝酿
些春至梨树坪的诗句来呢。

那停靠在湖岸边的几只铁皮船，无画舫的精致与美
艳，面对此景，你绝不会有“杨柳岸晓风残月”的凄
冷，也不会有“玉人何处教吹箫”的脂粉，如在夜里，
山衔明月，船上恰有灯火，你一定会联想起“江月去人
只数尺，风灯照夜欲三更”来，它是一种朴素，是平
和，是野趣，看似漫不经心的存在，却成为梨树坪疏淡
又最传情无限的一笔。瞧，那美术学院的十余名学生，
正摆好一排画架，在板桥畔，从远近高低不同角度，尽
情描画出它的意蕴来。

我不绘画，我用眼睛去攫，心灵作色，感觉画在心
中，还带有满卷的诗意。

名家小品

春走梨树坪
文/伍成勇

母亲说，我百天抓周抓的是一本书，以至
于亲戚邻居们都认定我这一生是读书的命。可
能是因为这个原因吧，我基本不看电影、不听
音乐，我不会搓麻将、不会打扑克，大家玩的
那些个游戏，我基本都不会，我好像唯一会玩
的就是书：或者读书，或者写书，或者写几笔
毛笔字。所以，我小时候的梦想就是能够有很
多很多的书。随着书本的增多，我的梦想则转
为渴望拥有属于自己的书房。

其实，我并不清楚书房是放书的地方还是
读书的地方。

读中学那会，我有一个房间，既是我睡
觉、练字也是读书、做作业的地方，反正所有
房子的功能集于一身。同学都有些羡慕我，羡
慕我有书房。其实谁没有睡觉的地方呢，就因
为我有一整墙的书，这个本用来睡觉的房子便
成了书房。于是，我专门请我的书法老师为我
题写了斋号“乐翰轩”。

二十几年前，我负笈湖上，租住了一间七
八平方的小房间用以栖身，因为房间确实很
小，我取名曰“小书房”。说是书房，事实上
是吃喝拉撒睡全在这里。但正是因为它小，才
使得我和书有了亲密的接触。书，渐次增长，
上了墙，上了床，而且逐渐挤占我的休息空
间，以至于睡觉时翻不了身。奇怪的是，那个
劣质而破旧的硬板床，在吱吱呀呀声中，我竟
然每天都睡得极为酣畅，极为香甜。而且，后
来我逐渐发现，书房有一种救赎的功能，当你
的灵魂即将凋落或掉落时，书房会有一种隐秘
的、不可见的东西轻轻地拖住你，向上用力撑
起。它有时还有一种清偿的作用，它会使我对
过去的言语和行为做一些纯粹而简单的推落。
就像阿甘本所言，“救赎”是一种最终的、解
除性的报偿，而“清偿”则是一种可向用储备
的变形。在救赎和清偿之中，我看清了自己。
我突然明白，古人何以将书房叫做书斋：这是
读书人借书以斋戒，自身自省、自新的场所。
斋戒就是让自己知道在肉体之外，人，还有精
神和灵魂。

但我从此落下了个毛病：房间里没有书，
睡不着觉！

这个毛病在我结婚后集中性地爆发。内子
容忍不了卧室变成书房，床榻变成书桌！一天
晚上，我回到家，看到了陪我睡觉的书们都被
清理出卧室，本来名为客厅的属于我的“书

房”一下子下不了脚。先不管我失眠的问题
了，当务之急，是为这些书们找一存身之所。
于是，就有了我现在的工作室、办公室等等等
等，反正，凡是属于我的，能够为我支配的空
间都被书占满。卧室除外！

睡觉怎么办？
一开始，我静静地躺在床上，待内子入眠

后就轻轻地跑到客厅的沙发上看书。书和书内
的“人们”总会带我踏上感觉像是“回家”的
路。在路上，不知不觉居然睡着了，居然睡安
稳了。如此这般，如此这般，内子确认我在卧
室是真的睡不着，松了口，允许我拿一本书放
到床头，虽然效果不是很理想，但聊胜于无，
每天迷迷糊糊中入睡，迷迷糊糊中开始一天。

大概是四十岁，也就是我届“不惑”那
年，内子发现我有白发了，而且有蔓延的趋势
和危险，经过她的诊断，断定是我睡眠严重不
足造成的，开的药方便是果断决定我每天的午
睡可以在书房解决！借着这股“东风”，我自
身也查找了原因，“温故”地找到了当年“小
书房”的病根，“知新”地开辟出一个小房
间，七个平方左右吧，命名曰“小书斋”，作
为我午睡的卧室。

“小书斋”的四壁排满了书，“小书斋”
的地上放满了书，“小书斋”的角角落落挤满
了书，但还是挤进了一个沙发，一张桌子，这
里既是我读书、写字的场所，也是我午睡，偶
尔还能夜睡的房间，更是我的灵魂斋戒沐浴的
所在。我的生活开始了乐陶陶!

就在前几天，不知谁竟如此多事，发了一
篇微信短文——《书房有毒》。说是书本在装
帧时，使用的一种胶水含有对人体有害的物
质，一本书不至于对人体产生明显的毒害，但
书本多了，尤其是书房，毒副作用不可小视！
我赶紧着将这篇微文删了，但内子还是看到
了，她大吃了几惊！坚决要求我撤出“小书
斋”。

那天，谈判是这样的。
假设书房真的有毒，人体肝脏就有解毒功

能，怕什么，这是其一；其二，你不也是一天
到晚呆在书房吗？算算看，书房卧室，你呆在
哪的时间多；其三，……最终，我胜利了。

说实话，书房有毒，但我情愿受毒，它或
许对身体有害，但它对精神和灵魂有益，它能
给我幸福。幸福，其实是对本源的永恒回复。

书房有毒
文/于钟华


